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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作品文本嵌套现象探析

董希文,赵逸晨

摘 要:“文本嵌套”以互文性概念为基础,在叙事性的语句中嵌套了一个个本身没有

叙事功能的 “符号”,这些符号具有把文本从文学形式中解放出来的功能。村上春树的

作品频繁出现具有鲜明特征的文本嵌套现象,即在基本的叙事框架中嵌套丰富的次级文

本,并以专有名词次级文本、喻体次级文本、物质环境次级文本等形式呈现。在 “能

指”与 “所指”的对调中,实现了次级文本的身份剧变和新的母体文本的象征指向。文

本嵌套既是结构的,又是解构的,它通过人被客观世界的结构化从而实现对主体性的解

构。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挖掘与剖析,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结构与解构的关系。另

外,从日本文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文本嵌套可以说是 “物哀”在现代语境中的变形重

生,是对 “物哀”抒情传统的颠覆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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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中国大受欢迎,其经典作品如 《挪威的森林》常常在高校图书

借阅榜上名列前茅。其实,村上的作品因其鲜明的风格、独特的内涵,不仅被中国读者广泛接

受,也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的持久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本土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以

审慎的、科学的而非纯文学的视角考察与村上春树同时代以及稍晚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一种共

同的特征便以显性的形象清晰地浮出水面,这就是所谓的文本嵌套现象。研究文本嵌套的特征、

形式、功能,对于准确解读作品、建构独特的阅读视域有着方法论与思维牵引的功用。

一、互文性的问题探究:关于文本嵌套的引论

正式讨论文本嵌套现象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这个概念的由来与依据。文本的问题需要首先导

向互文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是要阐明本文提出的 “文本嵌套”与文本、互文性之间的关系,

以及为什么要在互文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 “文本嵌套”的概念。

“互文性”的概念在克里斯蒂娃甫提出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新颖的结构主义文学观念出现

的[1],但是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概念、解释这个概念,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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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 “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张、吸收、旅行、交汇和继承中不断产生变异,与克氏

(克里斯蒂娃)当年发明此概念时对它的定义相比已经相当不同”[2]。“互文性”渐渐脱离了它本

身的角色特征,以各种方式被运用到作品分析中,而概念本身的魅力和意义反而被弃置一边。其

中,最经常的用法之一就是把互文性当成一种修辞手法,把文本中存在其他文学文本以及文本之

间互相影响的现象看作互文性。但是,互文性并不仅仅是一种作者积极选取、主动使用的文学方

法,它本应该是一种在结构主义的世界观之下人们对文学作品产生的新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不

是认为文学可以是什么样子,而是认为文学本身就是那个样子,可以说,互文性是在文学本体层

面上的讨论。

如果从文学手段的角度去运用和发展互文性,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可以说有些文学

作品存在互文性,而另一些作品不存在互文性呢? 根据它最初被提出时的语境,这种说法自然是

不恰当的。钱翰认为,“互文性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取消了 ‘作品’的身份和价值,打破了一切

话语的身份界限,使一切话语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发生平等的关系”[2]。所有的文学作品都

存在互文性,互文性是文学性的组成部分,有文学性就有互文性 (反之则不一定)。如果仅仅把

它看成文学手法,就只能在文学创作论的范围里做文章;但是,如果回归互文性的原初语境,从

它的哲学背景出发,就能发现作品中的大天地。本文提出 “文本嵌套”概念来承接互文性一直以

来失落的意义维度,并且在认同互文性作为文学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村上春树作品中存在的

与城市文化语境相呼应的互文性。

二、丰富的次级文本:村上作品的文本嵌套及类型

那么,文本嵌套 “嵌套”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热奈特所说的第一叙事文和第二叙事文之间的

嵌套关系,也不是故事套故事、故事套典故或者传说,而是在叙事性的语句中嵌套了一个个本身

没有叙事功能的 “符号”,单独拿出来看,它们仍不属于文学文本。我们就是要把文本从文学形

式中解放出来,由此引出 “次级文本”的概念,将互文性的几种表现形式重新分类。这里的次级

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却又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要理解这样一个概念,伊坂幸太郎的 《重力小丑》

是再合适不过的佐证案例。

《重力小丑》文本中密集呈现 “拿来”的事物,正是构成作品主体的次级文本,比如,“乔丹

球棒”“埃格斯特朗”“毕加索”“罗兰·科尔克”“地狱变”“印象派”“赫本”,诸如此类,构成

章节目录的豪华阵容,让人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事情节浮想联翩。但 《重力小丑》用的是整洁却

又十分节制的插叙,这些物象只是穿插在各个叙事片段中,以资烘托气氛。举例而言,“毕加索”

只是传达弟弟 “春”有绘画天赋并且崇拜毕加索这样一个事实;“地狱变”也只是作者由纵火案

联想到了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 《地狱变》中燃烧的大火;而 “乔丹球棒”“埃格斯特朗”“罗兰·

科尔克”“梵高”等,看起来都是与故事情节毫无本质关联、对故事发展毫无推动作用的事物、

专有名词或者人物。但是,这些看似散淡、无设计特征的物象,却被作者信手 “拿来”,以不经

意的形式架构起内在关联,共同构成推衍作品的 “次级文本”,广泛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母体结构

中,从而使作品的结构与内涵同样变得绵长而厚实。

同时,需要辨明的是,次级文本不是意象,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形象和意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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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广泛运用于文学文本中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客观事物,是承载情感表达功能的重要载体,它们

往往是一个被赋予了意义的物象。但次级文本不限于单独的物象,它可以包括某些特殊意象,比

如商品意象,又如后文提及的喻体也可纳入传统意象范围。次级文本之所以能成为次级文本,必

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它们与文学文本联系甚微,被嵌套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不协调性和异质

性,是外在于叙述流之外的东西。《海边的卡夫卡》中 “第一人称”在出走少年、“我”、带队女

教师之间不断转换,开篇便以某种形象的嵌套显示出作品鲜明的异质特色[3]。

村上春树作品擅长在基本的叙事框架中嵌套丰富的次级文本,这些次级文本以专有名词次级

文本、喻体次级文本、物质环境次级文本等形式呈现,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文本嵌套现象。引出

并具象化地感知 “次级文本”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对作家文风有更加简明却精确的认

识,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诠释次级文本的种类与构成形式。

(一)专有名词次级文本

专有名词次级文本在村上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距离感、虚幻感,以及对当下语境的虚假突

破。所谓的 “专有名词”,可以是物,可以是人。比如音乐、文学作品,又或者是名人、品牌,

都可以成为一种初级文本之外的次级文本频繁出现。 “音乐”是村上非常偏爱的一种素材,如

《挪威的森林》,书名就是披头士的一首歌曲名;又如 《且听风吟》涉及多种音乐种类,既反复运

用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又频频出现摇滚乐与民谣等[4]。 《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 “斯普特尼克”

(sputnik)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称,意为 “旅伴”“伴随者”,如果

说音乐和文学还有些相通之处,那么以人造卫星为题实在是特立独行。

就音乐的表征与关联而言,文学作品不同于电影,音乐在电影中的存在就像血肉之于骨骼,

而音乐在文学作品中却像美食写真,只能让食客得到短暂且虚无的安慰,而内在的潜能却始终是

被无限度压抑的,不像在电影中,能以舒缓自由的方式获得有节奏的宣泄与释放。电影作品中,

有声的音乐与动态的画面是可以并行从而相互还原的;而文学作品中,无形的音乐与静态的、需

要逻辑加工的线性语言却只能前后随行、互相畸变消解,直至凝重至无语无影。但正是这种异态

的、得不到释放和满足的音乐文本,在村上的小说中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模拟张力空间,在极限的

压抑中得到无限的弥漫与扩张。

文学作品也是村上作品中的 “次级文本”常客,比如 《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伴随始终的 “杰

克·凯鲁亚克”,《挪威的森林》中 “渡边”和谈话中出现的一系列作家、作品,还有夹杂在叙事

中的眼花缭乱的品牌名、人物名。可以看出,本来有一些不需要点出具体名称的细节和事物都被

村上轻点细推,在无言中铺展和衍生文本的丰富内涵,从而引发读者探究的欲望。

(二)喻体次级文本

所谓 “喻体次级文本”,是指那些在作品中作为喻体的次级文本,但非修辞手法中的传统喻

体元素。如前所说,能作为次级文本的事物都是具有外来性、异质性但又普通、传统的比喻,追

求的是尽可能的协调、和谐和对整体意境的融合。且不说西方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的比

喻用法,就连现代主义作家对比喻的使用仍然追求统一与协调。波德莱尔 《恶之花》中出现的大

量丑陋、肮脏、堕落的意象,与其要表达和揭示的东西相符;卡夫卡的小说中用到的喻体如 “甲

虫”“城堡”,也有其明确的象征意义。这些喻体旨在生动表达作者的思想,它们都是整齐的、可

以解读的。然而,喻体次级文本在村上作品中的呈现有其独有的选择与解读。村上春树不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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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那样,为了使本体生动而去找一个喻体,恰恰相反,他喜欢用奇特的比喻,而且在惯用的喻

体内涵上强化其物质性、低劣性,以近乎无情的冷静客观突出喻体的 “距离感”[5],从而使其具

备了 “次级文本”的性质。《且听风吟》中,主人公在与一位萍水相逢的女郎共度良宵后,他描

写女郎赤裸身体的话语是 “右乳房的下方有块浅痣,十元硬币大小,如洒上的酱油”[6]。《天黑以

后》中,他形容一个年轻男子, “身上有种好似迷路的、性格和善但不够机灵的杂种狗的感

觉”[7]5;形容月亮,则是 “晚秋的白月亮仿佛锐利的弯刀悬在空中”[7]114……喻体都是那种无法在

意境上升华的事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本体意境,不是喻体使本体生动,而是喻体消解了

本体的任何可能的崇高、价值或者朦胧性意蕴。

(三)物质环境次级文本

物质环境次级文本是除了以上两种辨识度较高的次级文本外,另外一种隐藏得令人几乎难以

察觉的文本类型。“物质环境”就是我们每天置身其中、得以实现日常活动的一切场所以及场所

中一切可感物质,在城市文学的语境中,“物质环境次级文本”也可称作 “商品次级文本”。这个

概念在本雅明的 《拱廊计划》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虽然本雅明的研究重点在于工业产品的表意

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原理,但是我们可以满怀敬意地把其中关于 “工业产品的表意特征”

这一概念拿出来为此文所用。“工业产品”其实就是商品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那么表意特征

则是这些商品具有的叙事功能[8],这也正是其作为一种次级 “文本”的根本性质。商品次级文本

与专有名词次级文本的范围有所交叉,比如后者中的商品 “品牌”、商业场所同属商品次级文本。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是专有名词、构成某种物质环境的商品次级文本,比如村上小说中频繁

出现的各种酒吧,以及对人物衣食住行所涉及的物质方面的描绘。在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中,成年后的岛本出场就有一段肖像描写,“妆化得很淡,衣着看上去十分昂贵而得体。蓝色丝

绸连衣裙外面罩了一件浅褐色开司米对襟毛衣,轻柔得同薄薄的元葱皮无异……臂肘拄在台面

上,手托脸腮倾听钢琴三重奏,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鸡尾酒”[9]。我们发现,在村上的小说中,

人物的出场必定伴随着相应物质环境的出场,衣服、车子、房子都是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包括

上述两种次级文本,都是因其具有的叙事功能而成为 “文本”,并因此摆脱了其仅仅作为附属物

的狭隘范畴,从而实现了文本的有效 “嵌套”。

嵌套并生效的原理是一种节制的陌生化,也是能指与所指的对调。前者是文学创作中普遍使

用的手段,但商品次级文本所实施的 “节制的陌生化”更像一种应付了事的对比。正如本雅明在

《拱廊计划》中所言,“绝没有什么 ‘伟大’,而只有辩证的对比,这种对比常常混同于细微差别,

但正是从这些细微差别中生活不断更新”[10]。 《海边的卡夫卡》采用二元化结构,在叙事结构与

人物形象塑造上采用二元并进的方式对事件与人物作了陌生化处理[11],又在偶数章节开端用报

道、书信等多种体裁叙述中田失忆情节,以繁杂、荒诞的结构陌生化经营文本的复杂韵味[11]。

三、能指与所指的对调:文本嵌套的原理追寻

前文罗列的是三种次级文本的外显形象、文本嵌套的方式,以及每一种文本对母体文本带来

的影响与效果,那么,这种文本嵌套的原理是什么? 从奇异的效果到最后成型的风格,经历了怎

样的过程? 进入到这一层面,结构主义符号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和切入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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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认为,人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关系网络中任何元素都是关系项,没有一个

最终的结点,只有无限发散的起点,因此人与物的关系就不是单向阐释的,而是互动的,人在定

义着物,物也在限定着人。另外,结构主义具有语言学背景,索绪尔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

分了 “能指”与 “所指”: “能指”就是可以指向 “所指”的符号中介,一个文本中充满了 “能

指”,也充满了 “所指”,但根本上,它必须由 “所指”的完成来成就文本。对于索绪尔来说,联

结语言学各词项的关系可以沿着两个平面展开,第一个是组合段平面,第二个是联想段平面,前

者就是语言历时性的线性延展,后者则是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聚合成一个共

时的、可同时显现的群。“雅克布逊在其后来十分有名的一篇文章中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

将隐喻 (系统的秩序)和换喻 (组合段秩序)的对立应用于非语言的语言之中,这样我们就看到

了隐喻型的 ‘话语’和换喻型的 ‘话语’……俄国抒情诗、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

主义绘画、卓别林的影片、弗洛伊德的梦境象征等都属于隐喻秩序;英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

小说、格里菲斯的电影以及按移位或压缩机制发生的梦中投射等都属于换喻秩序。”[12]由此,索

绪尔和雅克布逊前赴后继的解说给了次级文本叙事行为的转变一个恰当的原理说明,次级文本的

叙事行为从合于组合段平面上的隐喻秩序变为符合联想段平面上的换喻秩序。

我们之所以能够断言村上作品中的种种名称和商品是次级文本,就是因为这些原本已经被其

原始语境叙述完成的 “所指”,在村上的作品中摇身一变又成了 “能指”,但在新的母体文本中形

成的这种 “能指”功能已经与其在原始语境下的功能产生了天壤之别。比如 《斯普特尼克恋人》

中,堇和敏关于杰克·凯鲁亚克的谈话部分,截取的就是凯鲁亚克小说主人公那种 “狂野、冷

峻、放荡不羁”的生活气息。叙事部分交代 “凯鲁亚克曾在孤立的高山顶尖一座小屋里作为看山

人形影相吊地生活了三个月”[13],然后紧接着堇表示自己的人生愿望是 “每天站在山顶尖上,转

体三百六十度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火灾黑烟腾起。一天的工作量就这么一点儿。剩下的时

间只管看书、写小说。夜晚有浑身毛茸茸的大黑熊在小屋四周转来转去。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人

生”[13]。显而易见,在村上对堇的刻画中,使用了凯鲁亚克的 “孤独”与对 “孤独”的自我欣

赏。《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种种音乐和电影名称,与小说主题、人物命运形成了某种对照。纳

特·金·科尔唱的 《国境以南》在主人公初君小学时与岛本短暂交往的叙述中出现,太阳以西的

故事在初君三十多岁成家立业以后重遇岛本的叙述中出现,这种出现的前后顺序有其深刻寓意。

《国境以南》是一首歌曲,作者没有介绍这首歌唱了什么,只是让主人公初君从这首歌中获得了某

种模糊的感受,“但当时我听不明白,只是觉得国境以南这句话带有某种神奇的韵味。每次听这首

歌我都遐想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9]。“某种神奇的韵味”就是 《国境以南》这首歌曲在书中出场的

全部意义,它是始终伴随主人公初君一生对现实社会的逃离和对自身缺失部分的舔舐,而出现在初

君成年后重遇岛本并与岛本在箱根别墅交欢之前交谈的 “太阳以西”的故事,则是其隐秘追求的集

中展示和爆发。住在西伯利亚的农夫常患一种病———西伯利亚癔症。在荒原耕种的农夫每天除了例

行耕作就是遥望四方一成不变的地平线。忽然有一天,农夫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死了,于是扔下锄

头,什么也不想一直往太阳以西走去,直到倒地死去,这就是西伯利亚癔症。这个故事其实预示了

初君最后的结局。西伯利亚农夫其实是死于孤独,死于某一刻现实感的丧失;而初君的人生也跟这

个农夫一样,因为缺乏现实感而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失落和求索的状态,唯一不同的是,初君最后

在永恒的孤独和现实之间选择了现实,更确切地说,是现实感在他身上重新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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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商品次级文本来说,当它们被卷入村上的叙述中时,就不像音乐、文学文本一样 “展

开”意义,因为商品物象本身没有叙事性和成义能力,它们在小说中只是作为一些符号出现,并

没有实体意义。“所指”从它们身上脱落,但却趋向于附着故事中的人物,种种次级文本其实都

是为了成全一个人物的形象表征,比如所开汽车的牌子、所听的音乐、所光临的酒吧、所读的

书,都指向动作发出者,这些事物没有了所指性而是以一种单纯的被阉割的概念状态成为动作发

出者的定语。村上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没有名字,但绝对不会缺乏消费行为。作者并不是用描述性

的语言把人物从繁杂的形象中勾画区别出来,而是通过拿走跟 “他”无关的东西、拿来跟 “他”

有关的东西,从而把 “他”渐趋完整丰满地拼凑出来[14]。这样两种方法,如果说前者是传统的

绘画,那么后者就是材料艺术,现代化的材料艺术。

四、结构与解构的和解 “同构”:文本嵌套的叙事与呈现

纵观三种次级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商品性、消费性、物质性。音乐文

本在书中是在 “唱片”的物质外壳的包裹中呈现的,各种汽车、衣服、生活用品的呈现和罗列则

必定带着品牌的名称,而那些奇特的喻体次级文本又往往具有一种坚硬的无机物的气质,比如把

女人身上的痣比作酱油,把月亮比作刀具。村上春树小说表现出来的特质一方面是彼世代内在心

态的外化,另一方面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崛起在其文学世界中的投射。但更多的是其后现代主义风

格的体现,因为村上春树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取向是暧昧的。

不同于郭敬明铺张炫耀的肯定式城市书写,也不同于梭罗的完全否定式话语,村上对于他所

写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环境表现出游移的、踟蹰的态度,更接近于他一直以来的文学偶像菲茨

杰拉德,但比菲氏温和内敛。他笔下的人物是城市的 “孩子”,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并且

在城市的环境中能够找到一种比较平静的心灵状态,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城市文学中典型的城

市外乡人,而是真正的城市青年人。他们也会感受到吹拂在城市空气中的孤独和迷茫的凉风,有

着极其敏感细腻的内心活动和体验,但是他们所体验和感受到的东西不是站在城市对立面的产

物。村上想展示给我们的也不是对城市的敌意,他没有把 “城市”对象化,所以当种种带有商业

气味的次级文本应接不暇接连出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作者是苟合于城市文明的小

资之父,也不能说作者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者,那些商品物象、消费成果和奇形怪状的喻体

应该从一种风格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上来理解。村上小说中没有塑造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的笔墨,并

且有意弱化情节,“笔下的荒诞情节只表现出一种感受,其间真假难辨,庄谐并出,并没有确定

的意义”[15]。那么,要在这样荒芜的写法中突出人物,就必须让其形象有一个起码的轮廓。这个

轮廓不再由传统的、充满价值判断的 “行动”来界定,而是被换成了价值模糊的各种物象。这些

物象标明了人物的身份和风格,形成漫画化的人物肖像,村上作品的后现代风格在此体现出来。

除此之外,这种后现代风格还体现在结构倾向和解构倾向通过次级文本在母体文本中的嵌套

从而在其作品中实现了统一。用次级文本来对母体文本进行反向叙述,从 “人”单方面决定

“物”,到 “物”反过来表现 “人”,这应该是一种结构的趋势。但仅此而已的话,我们并没有穷

尽村上春树以及现代日本文学的魅力。如果说村上所做的努力是结构的,其作品中浓重的虚无思

想就无法得到解释,在密密麻麻的 “商品意象”背后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疲乏与厌倦感,连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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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味”都显得多余而不值一提[16]。就阅读体验的直感来说,他的叙事不浮也不滞,他的人物绝对

不会解构式地疏远于社会,也绝不会拘泥于社会、受制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结构关系,似乎 “结构”

与 “解构”在村上那里被取消,或者更恰当地说,应该是达到了某种和解,从而实现了 “同构”。

“结构”的写法往往赶不上现实生活中诸种元素 (包括人本身)变形重组的速度,而 “解构”

的写法是把世界之辇撞翻,重新发明一种运动。前一种写法是很普遍的,广泛存在于现代主义及

以前的文学之中,而后一种写法则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实验浪潮中安身立命,悄然成为文本呈现的

主角。日本的现代文学并不关注文体实验,其现代性体现为一种随时调整的若即若离的态度,经

典的例子还是村上春树代表作 《挪威的森林》。作品中直子和渡边对于恋人和好友之死的反应,

表面看上去只是非常不走心的微妙的回避与哀愁。在第二章 《好友之死》中,两人的对话就像在

谈论一件与自己无关却与所有人有关的事件,经历恋人与好友突然死亡的两人,见面第一句话竟

然是风轻云淡的日常寒暄,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集体生活怎样? 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

思?’‘弄不太清,才一个月刚过一点嘛!’我说, ‘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

事。’”[17]两人安之若素地发生爱情,发生关系,原本加上木月的三人世界如今递减为两人,看

上去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死亡的阴影实际上始终跟随着他们渐趋萎缩的世界,成为一根朽木

般的 “无机的背景”。然后,直子精神出了问题,渡边仍然继续着自己怅然若失却风平浪静的生

活,这时的直子又翻转成为渡边的一个 “无机的背景”。其间,递减式的生活和情爱没有引起任

何主人公的怨尤、怀疑与恐惧,人与其所处的世界实现了同构。没有碎了一地的价值,也没有悬

如日月的忠贞,作者捕捉到了世界的平均速度,并且使人物与世界保持同速,既不会停下来略有

思虑,也不疾驰而奔向永恒。

五、“物哀”抒情传统的颠覆性继承:文本嵌套的新变与根因

相关研究成果普遍表明,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中鲜有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村上本人也承

认,“在我的整个成长期,从未有过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的经历”[18]。尽管村上春树文学营

养的来源基本上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作家,但是通过对文本嵌套和次级文本的分析,我们仍然可

以从村上文学世界这片古典的荒漠中寻找到一丝古典的遗存,同时也能对文本嵌套这一文学现象

出现的深层原因有更深的理解。

在古代,日本文论受中国文论的影响很大,抒情传统上体现出诸多类同的元素。但同时,日

本在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自有的独特文论概念和审美范畴,如

文、道、心,气、诚、秀、体,姿、雅、艳、寂、花,实、幽玄、余情、好色、粹、物哀等,其

中多有与日本近世思潮相关却极少中国影响的概念和理论,“物哀”理论便是重要的一种,“大多

数日本文学作品,无不渗透着这样一个文学理念”[19]。

为什么在对文本嵌套理论进行充分讨论的最后还要提到 “物哀”的抒情传统呢? 这源于二者

内在深刻的关联。不难看出,“物哀”和文本嵌套的概念中都存在着对异己物的牵涉;“物哀”是

主体对 “物”的投射和包围,在 “物哀”中 “物”还不能成为文本;文本嵌套则是被 “物”包

围。这其中并不是简单的发展和无关痛痒的变迁,文本嵌套对 “物哀”的传统确有继承,只是这

种继承是一种颠覆性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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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恰恰相反,村上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是那种外表麻木而内心骚动不安的城市居民,从来

不去感叹春秋代序,因环境的局限也没有与自然交流的机会,如果从表面上看,就是一群不知

“物哀”的人。然而,这种极端其实是对彼端意义的确认,在村上那里,“不知物哀”反而是一种

风趣。传统的 “物哀”,“物哀”的主体是王公贵族,他们生活优渥,在细水长流的日夜中感受到

自我不断生长的细腻情绪,情绪的膨胀造成一种典型的孤独感,即人自身有机的、丰富的感受与

外界无机自然界之间的隔阂和错位。这种孤独感驱使人们主动地寻求自身内部与外在客观世界的

联系,从而实现主体的完整。其所哀的对象存在于自然界,主体直接把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赋予自

然风物。而现代社会,城市人群的 “物哀”对象则是商品化的物质环境,是城内人群对这个大环

境的一个整体感知,同样来自其对自身完整性被侵犯而导致的孤独感。在繁华而忙碌的城市,尤

其像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人们奔波在各自的求生轨道上,匆忙的人群、急速消逝的昼夜,

犹如矗立在生命之外的高楼大厦,让个人感到无法把握住自身的存在,无法确认自身何去何从,

个人的整体性被现代都市生活完全肢解。出于这种失落,村上塑造了众多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人

公。很多人认为,村上笔下塑造的多是普遍具有一种孤独气质的人,实际上,他们更是因为意识

到了自身的破碎,从而在孤独中惊醒的人。因此现代的 “物哀”就表现为对物质环境虚假的商品

性的顿悟,继而感受到其中的无意义,现代 “物哀”比古代多了一个剥离意义的过程,而不是赋

予和感受意义。传统 “物哀”是通过客观世界的物象来引渡个人的孤独,现代 “物哀”则是在商

品世界的包围中对自身完整性的拯救和舔舐。这种颠覆不是一种消解,而是变相的继承,都体现

了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最本质的情意结所在———个人性。这就是现代日本文学的传承过程,看上

去好像推翻了所有,其实只是在新语境中适时调整。

综上所述,文本嵌套是存在于村上春树小说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它以次级文本为基本单

位,通过次级文本自身能指功能与所指功能的对调,以及次级文本与整体叙述之间的结构力与解

构力的同时存在而实现。本文主要以村上春树的作品分析了这个现象,那么,文本嵌套是否能够

被推而广之用来分析其他文学作品呢? 首先,这种文学现象,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审美取向、价值

取向,都是应消费社会和城市文化崛起而出现的。在国内,当代文学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城市文

学,城乡二元对立和阶层对立的视野始终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直到今天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逐渐强化。其次,在日本,城市文学成熟较早,但是往往与通俗文学难分难舍,像村上

春树这样把作品中的城市因素完全限定在纯文学中的作家非常少;而在通俗文学中即便找出外表

相似的次级文本,也是死的次级文本。因此我们发现,目前这种结构的推广缺乏对象,但是因为

村上春树的小说指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文学,以及如何在直面而不是消极抵触消费文化的姿

态下去触碰纯文学,所以未来真正大量出现纯文学层次上的城市文学的时候,这个概念也许会给

我们以更大的启发。次级文本一方面构成了村上笔下的人物,另一方面又担当了瞭望台的角色,

牵领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登上去,从而看到远方的虚无和无限。在这种灵活的嵌套中,人生总是

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风向展开旗帜,文本嵌套正是在如此普遍的现代化困境中,借用作品的无数

面镜子为读者折射出更辽阔、却无法接近的剩余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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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extNestificationPhenomenonin
HarukiMurakami􀆳sNovels

DongXiwen,ZhaoYichen

Abstract:Basedontheconceptofintertextuality,“textnestification”referstotheliteraryphe-

nomenonthatinnarrativesentences,therenestsomenon-narrative“signs”,bywhichthetextis

releasedfromtheliteraryform.Thecharacteristictextnestificationphenomenonappearsfre-

quentlyinHarukiMurakami􀆳snovels,thatis,alargenumberofsecondarytextsnestinthebasic

narrativestructure,whicharepresentedinthreeforms:secondarytextofpropernoun,secondary
textofmetaphorobject,andsecondarytextofphysicalenvironment.Intheswitchbetweenthe
“signifier”andthe“signified”,theidentitychangeofsecondarytextsandthesymbolicdirection

ofthenewmatrixtextsarerealized.Textnestificationisconstructingaswellasdeconstructing,

throughcharactersbeingconstructedbytheobjectiveworldtorealizethedeconstructionofsub-

jectivity.Theexcavationandanalysisofthisphenomenonhelpstocomprehendtherelationship
betweenconstructionanddeconstructionfromanewperspective.Besides,fromtheperspectiveof

traditionalJapaneseliterature,textnestificationisthetransformationandrebirthof“substance

sadness”inthemoderncontextandthesubvertedinheritanceofemotionalexpressiontraditionof
“substancesadness”.

Keywords:HarukiMurakami;textnestification;secondarytexts;“substance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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